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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类，都是贪欲的生物。

一

很小的时候，他就清楚知道，人类，都是贪欲的生物。

师父把他捡回来时，他才出生没几天，左脸颊一个如四瓣三叶草的浅青胎记。师父因这瑕疵，就叫他为疾儿。

师父总是柔柔地叫他：“疾儿，疾儿……”声音很好听，疾儿之前去大佛寺听人讲经，听人说那和尚的声音是天籁，但疾儿坚持

自己的想法，师父的声音才是最好听的，世上无人能比。

他想跟师父永远在一起，听他用那好听的声音念着经书，看着他温柔的笑容。

可是，天是不会眷顾他的。

那天晚上，他知道，他将永远失去师父了。

即使过了那么多年，他还依然记得那一晚，清清楚楚，刻入了骨子里。

师父那长及脚踝的白发散在佛堂的地上，丝丝缕缕，剪不断的烦恼丝。

烛火明灭间，他看清了压在师父身上的男人的脸，那张脸，成了他这一生中第一个恨的人。

他就站在门前，看着师父艳红着脸颊呻吟着，扭动着，哀求着；看着那男人毫不留情地入侵着，抽动着，撞击着。

就在佛堂之上，在佛祖的面前，师父被亵渎了，再也不是自己心中的师父了。

那男人解放了，抱住师父在蒲团上靠着睡了。

疾儿轻轻推开门，走进了佛堂。

他走近师父，借着烛火，端详着面前这张脸。

好漂亮，师父是最漂亮的了。他笑着想。

当他把罗汉像的长矛削尖，刺入师父跟那男人的胸口，看着那血流出来时，他认为，师父是倾国倾城的，世上没有人比他师父更美了。

那种滋味，吃一口，就无法忘掉。

二（上）

他记得很清楚，即使是经过了那么多年，依然记忆鲜明。

那天，教坊的花魁病了，他早早起来生火熬药，打开后门倒水时，看到巷子里站着个人，看打扮像是个和尚，戴着斗笠，看不清面容。

那人见他出来，走上前，摘下斗笠，露出长长的乌丝。那人低着头，双手合十，念了句经。

他以为是远游的僧人来化缘，便想回厨房拿点剩饭给他。

“你们这里请不请人做帮手？”

他听到那人开口问道，声音清亮悦耳，非常好听。

他回头看向那人，此时那人已抬起头来，清秀如水墨的容貌，淡淡的眉，淡淡的唇，淡淡的气质，左脸颊一个如四瓣三叶草的浅青胎记。

令人记忆深刻的是他的眼睛，如黑夜般没有一丝瑕疵，清彻深邃，那里面可以把面前的人清晰地映照出来，却深得不带一点波动。

“小兄弟？”那人见他在发呆，便再叫了一次。

他“哦”了一声，如梦初醒，急急道：“我要问问妈妈才行，请跟我来。”

那人笑了，水墨画的景致更加勾人，他完完全全被那笑容俘偻了，上瘾般地迷恋上了。

二（下）

那孩子一直在看着他，痴痴的眼神，透出未经修饰的欲念。

他笑了，看着那孩子慢慢红透的脸。他招招手，那孩子走过去，盯着他的眼睛。

“你喜欢盯着别人看吗？还是我脸上有东西？”他问。

孩子抿了抿唇，说：“我喜欢你的眼睛。”

他眯着眼笑了，道：“你想要吗？”

孩子不明白他在说什么，但还是点点头。

“既然这样，就用你自己的能力把它们从我的脸上挖下来。”他笑眯眯地说。

孩子脸色发青了，但还是痴迷地盯着他的眼睛，欲念竟更深了。

总有一天，我会得到这双眼珠。孩子想道，惨白的脸上，绽开了笑容。

教坊的妈妈听了他的声音后，决定留下他。

“告诉我你的名字。”她问着眼前这个如水墨画的少年。

“您帮我取一个吧。”他淡淡地笑着，清亮的声音柔和地响起。

妈妈陆氏若有所思地看着他，半晌才道：“你就跟我姓陆吧，你仪容淡雅，这脸上的胎迹亦不减风华，就取仪字的谐音‘羽’为名吧。”

陆羽吗，很不错的名字呢。他微微笑了，疾儿那个名字，已成过去，跟那完美无缺的师父一样，永永远远为他所有了。

人活着，无非是在垂死挣扎

三

她是教坊的花魁，明艳美丽，舞艺超群，五陵公子纷争缠头。
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她在众星拱月般的宠爱中飞舞着，旋转着。

于是，她觉得倦了，她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活着。

听着教坊练习歌舞的糜烂乐声，她用尖尖的金步摇，在手上，顺着纹路，划下一道道深深的伤口。

只有这样，她才知道，自己是活着的。

看到陆羽时，她正在把手掌上的一条刚刚结痂的伤口又刺了一次。

那血，一滴滴地流下来，染红了白色的羽衣。

然后，她看到了那个少年，跟在坊间打杂的东亭身后，走在对面的回廊上。

他笑着望向她，左脸颊一个如四瓣三叶草的浅青胎记，尤添光彩。

她如着魔般看着他的眼睛。

即使相隔着一段距离，她还是能看到，他的眼里清晰地映着自己，活生生的自己。

少年对东亭讲了几句话，笑了笑，东亭痴迷地看着他，眼中的欲望令她心惊。

他走过来，淡雅如水墨画的脸上，有着一丝笑容。

他拉开她握紧的还在滴血的手，看着光润修长的指尖，她的手十指纤长，如葱管，泛着莹光。

他低低笑道：“好漂亮的手，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呢。”

她盯着他眼中映出的活着的自己，喃喃问：“你看到我是活的吗？”

他笑了，道：“你看不到你是活的吗？”

她痴痴笑了，道：“我不知道啊。告诉我，人活着是为了什么？”

他笑意更深了，看着她说：“人活着，不就是为了死去吗？”

见她似乎还不明白，他又道：“人活着，无非是在垂死挣扎。”

她终于明白了，笑厣如花。

他也笑了，对她说：“你的手好漂亮，可以给我吗？”

她点点头。

第二天，奴仆发现了倒卧在芍药丛中的花魁明月夜，她已死去多时，双手被齐腕切断，不知去向，红彤彤的血，染得芍药更加娇艳。

令人惊奇的是，明月夜那依然美艳的脸上，停留着一丝笑容，满足的笑容。

要怎样才能得到你呢

四（上）

教坊是没有真情可言的。

明月夜的死，虽然在京城引起喧然大波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风波渐渐平息了。她的死，成了无头公案。

陆羽看着教坊的人虚伪地流下几滴泪，过后又是一派歌舞声平的景像。

没有人知道，明月夜还在她那梦中的舞台上跳着舞，即使她已死去。

他无法忘记那个人。

那一天，他与其他几个皇族子弟去教坊观看歌舞。翻飞的彩带，飘动的舞衣，美艳的歌女，极尽奢华之能事。

他觉得很烦，目光不由地四处飘飞。

当他看向院子时，彻底呆住了。

那是怎样的一个人啊！清秀如水墨画的容貌，淡淡的眉，淡淡的唇，淡淡的气质，左脸颊一个如四瓣三叶草的浅青胎记。他那长长的头发只松松地用一条丝带系住，如黑色的瀑布般铺在背上，流泻而下。他闭着眼靠在树下，似已熟睡。

他指着那人问陆氏：“那是谁？”

陆氏道：“只是教坊的学徒。”

同来的其中一个纨绔子弟从温香软玉中暂脱出来，笑道：“子嘉兄中意这种清粥小菜了吗？”

他不悦地看了那说话的人一眼，又问陆氏：“他叫什么？”

陆氏有点不安地看看树下的少年，想了想，方说道：“他叫陆羽，跟我的姓，羽毛的羽。”

自那次后，他便对陆羽念念不忘。

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—

要怎样才能得到你呢

四（下）

那天后，他日日都来教坊，也不听歌不观舞，只是看着陆羽。

东亭气得要死，而陆羽则自定神闲，微笑着做自己的事。

“你要怎样，才肯跟我？”他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。

陆羽听了，淡雅如水墨画的脸上，没有一丝波动，他依然笑道：“你想要我做什么呢？”

他脸一红，支唔了半天，讲不出来。

陆羽眯着深如黑夜的眼，笑着说：“只要你说出来，我就会照做。”

他看到这样的陆羽，情不自禁地伸手把他抱在怀里，低头吻上了那淡淡的唇。

“我要你属于我。”他喃喃地在陆羽耳边说。

[属于你啊。]陆羽靠在他怀里，依然神色不变地想着。

“放开他！”东亭怒气冲冲地跑过来，叫道。

他轻蔑地瞟了一眼面前的小鬼，道：“记住你的身份，陆羽都答应要跟我走了，你嚷嚷什么！”

东亭用力把陆羽拉回来，大声说：“他的眼睛是我的！”

陆羽闲闲地说：“你还没有从我脸上把它们挖下来呢。”

东亭震了一下，依然瞪着他。

这边的骚动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，他为了保住点面子，便走了。

东亭问陆羽：“我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你的眼睛？”

陆羽淡淡笑道：“会有那一天的，到时候，我说不定会亲手挖下它来送给你。”

雨水是上天的恩赐，但是太多了就会堵住气流

五（上）

那天晚上，他做了个梦。

梦中是好久好久以前的龙盖寺。那一天，也是一整天下着细雨。

“疾儿。”师父轻轻地叫着他，“雨到傍晚就会停了吧？”

“是的，师父。”他端着托盘，笑着说。

师父坐在寺院的后院屋檐下，如银丝的白发散落在木地板上，深黑的僧袍映得肤色更显莹白。

“雨水是上天的恩赐，但是太多了就会堵住气流。”师父微笑着对他说。

逆着天边的白光，师父的容颜看不真切，师父是在笑，淡淡的哀愁却无端地弥漫开来。

醒来时天还没亮，雨停了，屋檐还在往下滴着水。

他披上一件袍子，拉开门。东亭低着头，坐在他的房门口。

今天是去那个人的家里的日子。他想到那个总是盯着自己发呆的人，唇边不由浮现一缕似有若无的笑容。

“你很想去他家？”东亭开口道，声音闷闷的，压抑着什么。

“是的。”他答道，欲回屋换衣服。

“你爱他？”东亭声线已有点嘶哑。

“爱？”他笑着看向东亭，“你认为呢？”

东亭一把拉住他，叫道：“既然这样，我现在就挖下你的眼睛！”

他也不挣扎，任东亭的手指向眼睛挖来。

雨水是上天的恩赐，但是太多了就会堵住气流

五（中）

嘀嗒.嘀嗒。

屋檐还在往下滴水，清脆的水滴声，跟那一天一样。

压在他身上的东亭，眼里不停地掉下泪水，手轻轻抚着他的眼睛。

他笑着，抱住东亭，舔去那孩子满脸的泪水。

“现在，还不是时候。”他轻轻说。

天大亮时，那个人派轿子来接他了。陆氏把他送到教坊门口，忧心忡忡地看着他走入轿内。

韩家不愧是长安首屈一指的豪门，连后门都是金碧辉煌的。他笑吟吟地想着，眯着深如黑夜的眼。

韩子嘉秘密接他入府，安排他住在自己的房里，很舒适华丽的房间，那窗棂是用檀香木做的，房里燃着薰香，他闻到是龙涎香的味道。

“还满意吗？”韩子嘉急奔入房间，笑着问道。

他坐在床沿上，淡雅如水墨画的脸上，挂着一丝笑容，那黑夜般的眼盯着韩子嘉，道：“现在，告诉我，你想要我的哪部份？”

韩子嘉愣了一下，回想起东亭当日的话，忙回道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想跟你永远在一起。”

他眯了眯眼，笑道：“永远在一起？”

“对，我自从第一次见到你，就爱上你了，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。”韩子嘉见他笑得光华夺目，爱慕之情更为浓烈，情不自禁地脱口表白了。

“那你想要什么？告诉我。”他笑容不变，眼睛的颜色却变深了。

韩子嘉红了脸，半晌才道：“我想要你属于我，不论是心还是……身体。”

他听了，笑着道：“你说出来了，我就如你所愿。过来吧。”

韩子嘉如着魔般，向他走近。

五（下）

韩子嘉坐在他身边，扳过他的脸就要吻上去。他闪开了，站了起来。

韩子嘉疑惑地拉着他的浅青色衣袍，他回头，笑容满面地把手里的匕首递给他，用清亮悦耳的声音说：“杀了你自己，我就会属于你了。”

这豪门子弟彻底呆住了，好一会才回过神来，急急道：“为什么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陆羽的眼睛已黑得不见底，他笑道：“这是唯一的方法。”

韩子嘉道：“如果我不肯呢？”

他笑容更深了：“你会的。因为你不那样做，我就会离开你。”

知道他是说真的，他是深爱着他，但要他自杀，这样他做不到。

陆羽见他皱眉，转身就要离开。

韩子嘉忙拉住他：“你要去哪里？”

他淡淡笑道：“我要走，谁能拦得住我呢？”

韩子嘉气急败坏地叫道：“好，好，我就杀了我自己，跟你永远在一起！”说着，就夺过匕首，刺进了自己的胸口。

鲜血慢慢地流下来，染红了身下的地板。

陆羽笑着抱住韩子嘉往下滑的身体，顺势坐在了地上。

韩子嘉并没有死，那匕首没有插中要害。陆羽眯着黑不见底的眼睛，道：“你做得很不错。”

伤者听了，忍痛喘着气说：“你不会离开我了？”

陆羽笑笑，纤长的手抚上那匕首，向下用力，把匕首钉入了他的胸膛。他还来不及惨叫，就睁着眼睛死去了。

陆羽看着自己满手的鲜血，放在唇边舔舐着，笑魇如花：“你看，这样子，我才会永远属于你。”

韩家发现尸体时，已是第二天中午，那血流得满地都是，整个房间成了血海。

长安城郊外，陆羽与东亭慢慢走着，东亭问道：“你不是对他有感情吗？”

陆羽轻轻笑道：“是啊，我对他对我所存在的感情很有感情，所以我把它拿过来了。”

他看看天边的云彩，轻轻道：“不过太多了就不好了，负担太重了。”

无心之人，会有情吗

六（上）

韩家独子的命案毫无头绪，韩家运用财力向朝廷施压，刑部已加紧彻查，依然无功而返。

陆羽回到了教坊，陆氏没有说任何话，大概，她早就知道了会有这样的结果吧。

日子平静地过着，陆羽一如即往地微笑着，努力练琴，陆氏暗松了口气。

这日，教坊来了个翩翩佳公子，面似莲花，丰神秀骨，教坊的姑娘们一见倾心，大献殷勤。那公子微笑着躲开了，环顾了四周，指着在

角落里静静抚琴的少年道：“我想听他唱一段。”

陆氏有点为难地走过去，跟那少年讲了几句，少年方抬头看向他。两人离得有段距离，他只看到少年左脸颊一个如四瓣三叶草的浅青胎

记，以及淡如水墨画的笑容。

少年站起身，向他走来，待走得近了，才看到他那暗如黑夜的眼睛，明彻如镜，里面映照着公子似莲花的脸，风情万种。公子笑笑，道：

“果然是个妙人儿，季兰说的一点不假。”

陆羽听了，看到他腰带上挂的一件东西，脸色微变，但马上就又笑脸迎人道：“公子认识季兰？”

那公子莲花似的脸上满是玩味，一双桃花勾魂眼盯着他，道：“我是季兰的未婚夫。”

陆羽笑了，那如黑夜的眼变得更黑了。他回身对陆氏说：“我要与这位公子独处一下，烦请妈妈作点准备。”

陆氏脸色刷白，经过陆羽身边时，低声道：“你不要做得太过了。”陆羽一脸笑容，招呼公子跟在后头。

走在长长的过道，听着两旁那紧闭的房门传来阵阵歌舞乐器声，恍忽间，他似是又看到了一年前的那一天，他悄悄离开李家，季兰顶着

昨夜的露水，站在后门。他笑笑，道：“你回去吧。”

季兰抿抿唇，桃色的唇轻颤着道：“你我都知道，我们是不可能的，你要走，我不会留你。但是，答应我，为我做一件事。”

“就在这里吧，窗外看得到院内的桃花。”陆氏轻声道，关上门时回头看了陆羽一眼。

“她以为我会吃了你吗？”公子笑着道，手里拿着折下的桃花枝，轻轻摇着。

陆羽淡淡笑着，取过茶壶，沏了杯茶，递给公子。

六（中）

这就是你要我为你做的吗？

陆羽低下头，摆弄着手中那铁制的规（茶具，后文会提到），掂了掂，砸向熟睡的公子的后脑。

“让我来吧。”东亭拉开纸门，走了进来。

陆羽动作顿了顿，眯着眼看向他。

“这次是为了什么？”东亭拿下他手里的茶具，蹲下问道。

在这个角度，可以清清楚楚看到陆羽淡如水墨画的侧脸，深黑得不见底的眼眸，以及脸颊那如四瓣三叶草的浅青胎记。

“我答应过一个人，让她得到解脱。”陆羽低低笑着，转过头去，不再看那公子。

“看来你很在意那个人。”东亭喃喃地说，手上没闲着，砸得那公子头破血流，连吭都没吭一声，就死了。

“怎么看出来的？”陆羽眯着深黑的眼，扯过那尸体腰带上的东西，道。

东亭跪爬过去，沾满鲜血的手捧着陆羽的脸：“你的眼睛里，有那个人。”

季兰……陆羽别开脸，按住自己的眼睛。

他可以对任何人无心，无情，但只有她，他做不到，因为他欠她太多了，这一辈子，还都还不清。而下辈子……

想到这里，他冷冷地笑了。他不会有下辈子。

东亭看着这样的他，心中有种不祥的感觉。虽然认识陆羽以来，这种感觉就从来没有间断过，但这次……

六（下）

活了十五年，他从来就清楚知道，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追求的是什么。

从龙盖寺逃出来后，他遇见了李季兰，与他同年龄的孩子。借住在李家的那几年，是他这一生的圣域。李季兰是另一个他，他把她当成

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对待。那是有生以来，头一次看到漂亮的东西，而没有占有的欲望。

那一年，他离开李家，接着，李家除李季兰外，全家葬身火海。他有打听过她的行踪，但毫无头绪，那孩子就这样失去了踪迹。直到今

日，这个面似莲花的公子的来访。

“答应我，为我做一件事。”

–-我做到了，你还会恨着我吗？

“先答应我。”

–-……好。

“有一天，当一个人带着这玉诀去找你，你就帮我杀了他。”

–-……好。

“那么，再会了。”

–-……珍重。

“你没有问她原因吗？”东亭舔着手上的血，问道。

陆羽没有回答，手里拿着穿茶的锥刀，正在剥那公子莲花般的面皮。手法利落，不一会儿就完整地剥下了那张美丽的脸，连眼睫毛都一

并除下。他小心地把那脸皮下的血肉剔除，留下一张晶莹剔透的皮肤，五官栩栩如生。

这个人，只有皮相好看，其他都是无用的废物。陆羽笑着，眯着那黑不见底的眼睛，想道。

季兰，你现在已经自由了，没有人会束缚你了。你跟我，毕竟是同类啊……

(草本精华曰:我本来要写一个求什么都求不得的孩子,所以他才会用比较极端的手段去夺取,不过,好像越写越BT了,汗ing) 沉溺的是你，还是我

七

自那天起，东亭比之前更留意陆羽的动静，都快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了。陆羽还是淡淡笑着，吟唱着那不知名的歌谣，纤长的手指在五弦琴上翻飞着，奏出一个个阴糜暗哑的音符。

东亭没有想到，离别就在眼前。

那一天，教坊的荷花开了，莲香满院。

陆羽沏了壶清茶，拉过东亭，坐下细细品茶。清幽的茶香，飘飞在静静的室内。许久，陆羽微笑着，对东亭说：“我要离开了。”他那淡雅如水墨画的脸上，没有一丝波动。

东亭手上一震，险些摔坏了茶碗。他看向陆羽，满面惊愕之色：“为什么？”

陆羽淡淡笑着，道：“这里已经没有我想要得到手的东西。”

东亭痴痴看着他那如黑夜的眼，道：“那么，可以把眼睛给我了吗？”

陆羽收拾着手边的古董茶具，微眯着眼，那黑似是变得更深了。他道：“现在，还不是时候，我不会亲手挖下它给你。想要，就自己来

拿吧。”

东亭眼底的欲念令人心惊胆寒，他看了看陆羽，摇摇头，说：“我要你心甘情愿挖给我，我一定会等到那一天的。”

又一个同类。

陆羽微扬着唇角，把手上的茶具穿掂了掂，递给东亭：“把你的眼睛交给我，我一定会还给你。”

东亭看看陆羽，接过那支穿，把尖的那头往左眼刺去，那鲜血不停地流下来，染红了地板。浓浓的血腥气，混合着清清的荷香，淡淡的茶香，竟出奇地和协。

陆羽看他挖得辛苦，遂伸出纤长的手握住东亭的手，一挑一剔，轻松利落地挖下了那只左眼。东亭手捧着那沾满血的眼球，交到陆羽手

上。陆羽接过来，放在唇边舔舐着，直到看得见白色的部份。

东亭一直睁大眼看着他，失去眼球的眼眶还在滴血，左边的脸血红一片。陆羽跪爬过去，捧着那张稚嫩的脸，轻轻吻下去，伸出舌头舔净那鲜血。

眼泪，混和着血，甜甜的腥味，这是个绝望的吻。

我会回来的……意识模糊中，仿佛听到有人这样说着，声音清亮悦耳，非常好听。

第一部完结

下面是广告……

(草本精华曰:在<茶经>的第一部,主要是描写了茶圣陆羽少年时代在教坊的经历.他那扭曲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,将在<茶经>前传<胎祸>跟<茶经>的第二部提到,敬请留意,不过<春风化雨>也有提到一点点.) 番外：春风化雨

他是带发修行的，在踏入寺院的那一晚就一夜白发，眼泪流干了，剩下的只是一颗残破的心。那个最深爱的人，在他面前，亲手杀死了自己最重要的人。

他在寺庙门口捡到了那个孩子，刚刚出生的小婴儿，不哭也不闹，左脸颊一个如四瓣三叶草的浅青胎记。那时的他，只是想要一个能永远陪在身边的人，不要背叛他，谁都好，都比那个无情的人强。于是，他收养了那个孩子，并为他取名为“疾儿”。

疾儿很懂事，清秀如水墨的容貌，淡淡的眉，淡淡的唇，淡淡的气质，一切都是淡淡的，令他的心情平静。那时候，他是完完全全地

忘记了那个人，温柔地唤着那孩子：“疾儿，疾儿。”那孩子很喜欢听他这样叫，然后，那孩子就会走进禅房，笑着，用清亮好听的声音说：“师父。”

疾儿喜欢听他的声音，他不只一次听这孩子对他说：“师父，我好喜欢你的声音，真的好喜欢。”他会笑着，摸摸孩子小巧的头颅，说：“疾儿这样说，师父好高兴呢。”然后，他会看到，那孩子如黑夜般的眼变得更深了。

睡觉时，那孩子会一遍又一遍地轻抚着他顺滑如水的银丝，微微眯着眼，慢慢沉睡。

这一切，都被那个男人毁了。那一天，他终于找上了这座寺庙。多年不见，他还是那么凶残霸道，蛮不讲理。然而，他也还是如当年一样，被这个男人深深吸引，即使他杀死了自己的妹妹，连尸骨都无从寻找。

“不要，求你，不要在这里……”他摇着头，泪流满面地乞求着，“这是不对的，是亵渎神明的……”

那男子寒着一张脸，紧紧压在他身上，疯了一样撕扯着他的僧袍。禁欲已久的身子怎么经得起那熟悉的撩拨，他只有无力地承受。强硬的拥抱，狂野的做爱，他在这个男人身下完全打开了身体。

透过男人宽厚的肩膀，他看到佛堂顶部那些佛像冷冷地看着这一切，烛火摇曳间，大堂上那尊金佛泛着隐隐的光华。眼泪，一直都没有停。

“我爱你……不要再离开我……”男人在他耳边喃喃说，一直一直说，伴着他的眼泪，没有停过。

夜深了，他被那男人搂着，躺倒在蒲团上。凝视着眼前这张睡脸，他的心如刀割般。只要跟这个人在一起，他就恨不能杀了他，但是，他爱他，深入骨髓般爱着这个人，像恨他一样地爱着他。

烛泪堆在了一起，孩子小小的身影投射在佛堂的地上，那影子的手里，还有一支尖尖的长矛。

疼痛，穿心的疼痛。他睁开眼，看到那孩子黑不见底的眼睛。

他笑了，用沾满血的手抚上孩子稚嫩的脸，然后，紧抱住那个男人，任疾儿把那长矛刺得更深，深得两颗心再也没有阻隔。

死去的那一刻，他微微笑着，听到那孩子用清亮悦耳的声音说：“师父，您好漂亮，这个世上没有人比得上你了。”

那声音，如春风化雨般。

(草本精华曰:昨天发了几篇文给死党,被她骂是BT,心里郁闷啊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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